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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一生经历了清代、北洋及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历史的更迭与动荡，许宝蘅日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剧变的真实写照。近些年来，清末民初人物的日记虽多有出版，但像许宝蘅这样一直接近权力中心，对政情动态有连续记述的并不多。特别是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中枢动态有完整记载，迄今恐怕舍许宝蘅无他人了，其日记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概见。

 

作者简介

　　许宝蘅，字季湘，号巢云，浙江杭州人。许宝蘅一生经历了清代、北洋及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历史的更迭与动荡，他的日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剧变的真实写照。近些年来，清末民初人物的日记虽多有出版，但像许宝蘅这样一直接近权力中心，对政情动态有连续记述的并不多。特别是对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中枢动态有完整记载，迄今恐怕舍许宝蘅无他人了，其日记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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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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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凡例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己酉(宣统元年，1909年)庚戌(宣统二年，1910年)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壬子(民国元年，1912年)癸丑(民国二年，1913年)甲寅(民国三年，1914年)乙卯(民国四年，1915年)丙辰(民国五年，1916年)丁巳(民国六年，1917年)戊午(民国七年，1918年)己未(民国八年，1919年)庚申(民国九年，1920年)辛酉(民国十年，1921年)壬戌(民国十一年，1922年)癸亥(民国十二年，1923年)甲子(民国十三年，1924年)乙丑(民国十四年，1925年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年)丁卯(民国十六年，1927年)戊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己巳(民国十八年，1929年)庚午(民国十九年，1930年)辛未(民国二十年，1931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甲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乙酉(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丙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丁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戊子(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949年(己丑)1950年(庚寅)1951年(辛卯)1952年(壬辰)1953年(癸巳)1954年(甲午)1955年(乙未)1956年(丙申)1957年(丁酉)1958年(戊戌)1959年(己亥)1960年(庚子)附录一 夬庐居士年谱附录二 许宝蘅家传附录三 许宝蘅附录四 日记中部分人名字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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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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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八日（7月22日）晨偕叔通至小馆吃点心，即归。朴生来谈，时许去。申正偕令之、叔通至琉璃厂、大栅栏各处一观。夜同馆中有以言语小故，争相哄者。伯明来，适外出未遇。

　　廿九日（7月23日）申刻伯明来，约至国兴堂吃饭，同座为宝子年、宝子孚、梁典五、李仲平、李春谷、陈伯凡，酒醉，丑初方散，偕伯明至其馆内宿。闻子年谈及渠曾告诉南皮宫保，余取特科一等，迟日只得往谒。酉初大雨，颇凉。

　　六月初一日（7月24日）在伯明馆内早饭，饭后同到仁钱会馆。履平来谈，劝余往谒朱艾师、李柳溪两座师，伯纲、叔通亦力言不去之非，遂定明日往谒。酉初典五来，小坐，遂同出门。典五赴国兴堂之局，余偕伯明至长福堂，小坐，无聊之极，适仲平、春谷昆仲来，因而同至万仙堂打牌，子初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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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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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父许宝蘅先生，字季湘，号巢云、公诚、觉庵、央庐，晚号耋斋，别署咏篱仙馆、寿閒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仁和许氏为浙江世家，自清乾隆后科第蝉联，颇得盛誉。

　　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三日（1875年12月29日），先生出生于湖北汉口郭家巷。先祖父秦兆公（讳之琎）时任湖北候补知县，兼江汉关大关委员。先祖母张太夫人先已育有三子、三女，先生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最幼。先生四岁丧母，由继母夏太夫人抚育成人。光绪六年（1880年）先祖父任湖北东湖县知县，至二十三年（1897年）始卸任回武昌（其间曾调署建始县、应山县），同年七月病逝。故先生虽然籍隶浙江，实则在湖北长大，所以朋友中颇多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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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许宝蘅日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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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翻看最后两册，总体较平淡。许宝蘅50年代参与京城词社，日记记录详细，可补张伯驹的《近五十年北京词人社集之梗概》。许评孙中山：“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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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本朝，历仕四朝，也算人瑞了。清末民初出章机要，于国事甚有关系，可供参考。伪满一节文革中失去，颇为可惜。入我朝为文史馆员，成天开会报告，又是原子弹又是莫斯科，自我吐槽说是盲人摸象，好玩。1951年还搞消寒集，居然还有甲午科进士，有趣，有趣。传有诗集，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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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給自己布置的案頭功課，最近接連讀了好幾個月的故人日記，正漸漸地浸沉於納悶之中。日記這東西，一目十行地去讀，過往時日的蛛絲馬跡，或則稍縱即逝；逐字逐句地去讀，人家寫給自己看的陰晴寒暑開門七件事連帶人來人往，又幹卿底事？

不料，乍一翻開許寶蘅的日記，卻被逗樂了。這可不是，正讀得無聊著呢，又一個賈寶玉翩翩而至了，恰好逗悶子。

《许宝蘅日记》乍一開篇，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春節，這一個年方十七 的湖北省東湖縣縣太爺的孫少爺就一連打了十餘場牌，幾乎是天天打，從大年初一到出了十五元宵節還在打，一直打到了十六，輸贏動輒上千文，日記裏頭逐日有記，倒也記得認真，大過年裏頭，許寶蘅統共贏了九吊錢輸了二十五吊錢，淨賠了十六吊錢（一千文銅板即俗謂一吊）。此乃久賭必輸也，估計許寶蘅這一年的壓歲錢也就此全都賠進去了。

光緒十八年的銅板，一文能值幾何錢？一吊又值幾何錢？為了對許寶蘅這公子少爺的出手大方弄一個明白，就去翻閱了一下時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的日記，這一個老人家的日記，也記得仔細。

光緒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翁同龢「奉命詣醇賢親王園寓隨同行禮。」下榻海淀悅來店，客房三間：「房錢每日十六吊（兩日），馬號六吊，水四吊，賞四吊。」雖然這一個數字差可比擬，然而，卻也見得一個隨御駕而行的軍機大臣的差旅開銷了。

光緒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890），翁同龢視察京郊永定河決口殃及南苑：「此三日余每日辦炊餅一千，交長壽廠 》牛 此廠同仁堂所開。（每個重一兩六錢，每千個四十吊文）。」這一個數字比較直觀，是時，一個炊餅價值四十文銅板。

一個縣太爺的孫少爺，大過年家裏頭打牌玩耍，輸贏流水三十四吊錢合炊餅八百五十個，賠錢十六吊錢合炊餅四百個，還真有些個讓人聽了咋舌。當然，以炊餅計算是沒有考慮到那一個與時俱進、如影隨行的通貨膨脹，光緒十六到光緒十八，都已經兩年時間過去了；與軍機大臣的差旅開銷相比較，倒是顯出了翁同龢的樸素隨和－當然那時節北京海淀絕對是沒有五星級酒店的－年方十七 的許寶蘅，實在是有些個揮霍過度了。

不過，賭場失意的許寶蘅在攷場上畢竟還算得爭氣，後來就光緒、宣統、民國－中間還夾雜了不倫不類的洪憲袁項城與滿洲國溥儀的幕下－一路不算顯赫倒也還算官運亨通，熱鬧得可以。

不過，再大再多的熱鬧也是得有一個消停稍息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記裏頭，許寶蘅記載了一段他與溥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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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上海鬻字情形，對：『鬻字所餘可供半年生活。』

……

問：『上海情形如何？』

對：『上海商場尚繁盛。』

問：『物價何以如此之貴？』

對：『以金米價值而論，物價不貴，不過鈔票數字增加。』

問：『鈔票如此增加，何以價增貴？』

對：『鈔票雖多，分散各處，仍不敷用。』

……

問：『汝此時可謂極自由，職務不負何責任，南北可往來。』

對：『數十年來未有現在之自由，皆托皇上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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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對話裏頭，昔日的君臣兩個真是有些個有一搭沒一搭的。不過，許寶蘅當時的心思境遇卻也是一目了然的了，他是熱鬧早已經看夠了，少年興起幾天裏頭牌桌上輸贏三十四吊錢的他，不管在理不在理，也知道與溥儀談通貨膨脹了。其實，這一段時日前後的許寶蘅，又重新捧起《方言》、《說文》作學問了。自然，《湘綺樓日記》、《越縵堂日記》之類，他也讀的。

世俗說讀書是不來錢財的，「書 熥 有黃金屋」是拿來哄哄小孩子的。改朝換代的變革，又總難免會涉及百姓的生機。所以後來，畢竟還是一介書生的許寶蘅終於生計困頓了，鬻字之外，還得找衚衕裏頭搖鈴鐺的成百斤的稱份量變賣藏書，任由收舊貨的與他講究白紙黃紙，討價還價。是時，到了月底賒米 M貸錢銀過日子的他，也終於明白了一個炊餅四十文的價值了。不過，許寶蘅心裏頭似乎過得還很坦然，朱啟鈐一眾好友私下接濟，他倒也不拒絕；老同年潦倒有難，他亦解囊相助。

在中國近代史裏頭，許寶蘅肯定不是一個大人物。然而，畢竟也還是一個見識了幾個朝代的人物。後來，政府每月補助他十五圓；再後來，大概是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吳 弦碴P心了，又增加到了每月三十圓；一九五六年，許寶蘅進入了文史館，有了八十八圓的月收入，晚年似乎過得還算安坦。

熱鬧過了是明白，晚年許寶蘅的日記裏頭，不見再有打牌記載了。那幾年，他下圍棋了。日記也幾乎記到臨走之前，老人那心裏頭，明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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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日记》中的宣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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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蘅在清末任军机汉章京，他以文笔敏捷，立言得体见长，是清末很多重要诏令的起草者。许宝蘅为人谨慎，他的日记，多记人来客往和自己的生活，轻易不动感情，少发议论，即清国覆亡，在日记中的他也过着平静的生活，看戏听曲，并不悲痛欲绝，可见清朝的覆亡多少是一种自然结果，自然而然，与明朝的覆亡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了。

许宝蘅记宣统年号确定和宣统退位，略有掌故，值得一谈。其记确定宣统年号在1908年11月18日，日记这样说：

“又拟进纪元年号，圈出宣统二字。初拟四号，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子政谈及旧传黄檗禅师所遗图谶有云：‘光芒闪闪见微星，统绪旁绪信有凭。秦晋一家成鼎足，黄牛过厄力难胜。’又有云：‘中兴令辟属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若用‘宪昌’二字，则图谶不验矣。盖向例必圈首列之二字，临缮单时堂官忽令改将‘宣统’首列，凡事有定，可谓奇极。”

查网上谈及该段，似皆误读，说什么隆裕圈定宣统云云。其实却是原来排定四号次序为：一宪昌，二宪治，三宣统，四圣宪，缮单时本也这么排定，然而堂官，即军机处首脑“忽令改将‘宣统’首列”，于是四号是顺序就变为一宣统，二宪昌，三宪治，四圣宪了，而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按惯例总是圈定首列，这样宣统年号就被选定了。为什么堂官临时会改变次序呢？一方面或是“凡事有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堂官揣测上意的缘故，是重立宪，还是重万世一系之统？在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心中，自然有他们的私心，立宪就是把权交出去，换取一个位尊而虚君的共和局面，继统则还是大清帝业一统，在他们心中，当然希望的后者。在慈禧末年，迫于形势，立宪已经渐渐从皇统之中面目清晰起来，做了很多让步，但这是一个政治家权衡利弊之后的勉强让步，到了慈禧去世，摄政王与隆裕皇太后，他们昧于形势，于选择年号上还是暴露出他们的私心意愿来。至于黄檗禅师之图谶是否会因为年号变化而不验，此事真难言矣。

黄檗禅师是唐朝著名的禅僧，他的《黄蘖禅师诗》与《乾坤万年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烧饼歌》《推背图》并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书，许宝蘅在日记中引用了两首，可见在1908年，士大夫中间已经开始把《黄檗禅师诗》和现实联系了起来，加以附会。这类预言诗不宜细细解释，只能意会，譬如“继统偏安三十六”，继统可以视作宣统承光绪而来，偏安给人南宋之偏安的联想，也可以视作南方被革命军占领，大清偏安北方。三十六则是月是年，不能确定也，在许宝蘅认为，当是三十六年也，此事后面再谈。

黄檗禅师诗在流传中颇有变异和改动，许宝蘅所引，乃是清末的形式，如今，这两首诗的文字就有了变化，譬如在百度所见，则是：

光芒闪闪见灾星。统绪旁延信有凭。秦晋一家仍鼎足。黄猿运兀力难胜。

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丁。继统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只要细加核对，两者之不同自见。

《许宝蘅日记》1912年2月12日，许在日记中写道：

“……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檗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

想不到选定宣统年号，距离清国之灭亡，原以为还有三十六年安稳，孰料不过三十六个月。这倒印证了黄檗禅师诗预言的日期，虽然偏安之说尚未安。

三岁的宣统即位，在御座上大哭，其父载沣安慰说：快完了，快完了。有人认为这也是一句谶语。

快完了，记得黄檗禅师还有一句诗：刚到金蛇运已终。天机不可泄露，像许宝蘅一样，一切要到了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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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但是，作为一种私密性较强的史料，日记确有其独特之处。虽然琐碎零散，但不经意间透露出的珍贵历史信息，往往出乎意外，非常有助于今人了解历史的细微之处。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与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1日记对清末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帝退位、民初党派斗争等重要事件均有记载。2在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日记中有关袁世凯的活动稍加梳理，意在为学者深入研究袁氏提供线索和参考。可能日记中对袁氏的记录是零星的，侧影式的，显得并不全面，但是，这种漫笔式的记载，却披露了一些内幕和细节，为我们了解辛亥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一、许宝蘅初入军机处

许宝蘅（1875—1961），字季湘，号巢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引见时提交的履历写道："由附生应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式第七十八名举人。二十九年五月报捐内阁中书，蒙前任陕甘总督崧保荐经济特科，闰五月保和殿召试，钦取一等第三十名。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蒙钦派大臣验看，奉旨著照例分发行走，钦此。即日到阁。八月初八日奉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二十二日奉巡警部奏调派充外城巡警总厅卫生处办事委员，九月十七日奉派署六品警官，十月初一日派充太庙孟冬时享稽查官。"3这时，他还是一位并不起眼的小京官。但是，一年后许宝蘅便考取了军机章京。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是清季重要的一个年份。这年夏秋之际爆发了丁未政潮，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四川总督（后调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在与庆王奕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激烈较量中失败，二人均被罢官。七月，慈禧谕令大学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政局暂时得以稳定。许宝蘅正是这种背景下以学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的。许日记丁未年对其几次考试也有记载：

九月廿五日（10月31日）八时到学部，考选军机，题为"贾谊陆贽论"，限四刻交卷，写白折一开两行，一时归。

十月十五日（11月20日）考军机章京，六时起，入东华门至宪政编查馆，同考者凡一百三十人，候至十一时馀，世、鹿、张、袁四大臣均到，始点名散卷，十二时出题，为"辨上下定名志论"，限八刻交卷，余作三百四十字，五刻交卷出。

十月廿日（11月25日）知军机已取定七十人，二十三日复试。

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六时半起，八时到宪政馆，十时半军机大臣世、鹿两中堂、袁尚书到，点名散卷，十一时出题，题为"敏事慎言论"，三刻交卷，写一开二行时交卷者已十馀人矣。

十月廿五日（11月30日）知军机复试案发，余列第一，共取五十一人。4

这次考选军机章京总计有130人，许宝蘅经过几次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十一月初十日（12月14日）正式入直，并在领班章京的带领下，与其他新章京一起谒见庆邸（奕劻）、醇邸（载沣）、世中堂（世续）、张中堂（之洞）、鹿协揆（传霖）、袁宫保（世凯）等全体军机大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

许宝蘅顺利考取军机章京除了文笔方面的绝对优势，可能与大学士张之洞的激赏有直接关系。仁和许氏本为江浙大族，世代簪缨，百年间科举蝉联，出现了像许乃钊、许乃谷、许庚身等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许宝蘅的父亲许之琎，长期在湖北做官，曾署汉阳、东湖知县，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处置宜昌教案得当，颇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5许宝蘅之二兄宝芬也得以入张氏幕府。丁未八月张之洞抵京参政，许氏兄弟俱在京。从许氏日记看，这一时期张氏幕僚吴菊农（敬修）、梁敦彦（崧生）、张望杞（曾畴）、陈仁先（曾寿）、高泽畲（凌霨）、许同莘（溯伊）、杨仪曾（熊祥）等人，与许氏兄弟更是往还密切，他们向张之洞的推介可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许宝蘅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暂时离开军机处。同年八月，张之洞逝世。许氏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5日）日记中写道：

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6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透露出袁世凯对他也有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军机章京最后复试时，张之洞并未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受到张的欣赏，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7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8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9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戊戌康案和庚子唐才常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二、辛亥前后的宫廷见闻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摄政王载沣在两宫丧仪与宣统皇帝登基仪式结束后，于十一月廿六日（12月19日）对朝中重臣大加封赏，庆王奕劻以亲王世袭，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张之洞、袁世凯加太子太保，以示优遇。但是，十多天后，刚刚得到封赏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便被载沣罢黜。许宝蘅是当时的见证人。他在日记中对前后几天的中枢活动有所记载：

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一，那相（即那桐）入军机。一，澍贝勒（载澍）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释免者。十一时散归。

十二月十二日（1月3日）入直，崧生侍郎署外务部尚书，那相到军机处，庆邸仍未入直，十一时散归。

十六日（1月7日）入直，庆邸自初十请假，今日始入，十二时散。10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载沣先是召见军机大臣，然后又单独召见世续、张之洞，讨论的应该是处置袁世凯之事。11奕劻自十二月初十日开始请假，这天没有入直。载沣等满洲权贵猜忌袁世凯由来已久，他选择十一日奕劻请假这天做出决断，可能是为了避免与奕劻发生争执，也许奕劻得知消息，有意回避。直到十六日庆王才销假入直，他对袁的处置肯定不满意。许宝蘅日记中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只是准确记下了当时的情节，可与其他材料互证。

袁世凯离京后，许宝蘅也因丁忧离职。宣统三年，在官制改革中，军机处改成内阁承宣厅，这年六月许氏服满，乃改任承宣厅行走，其实仍是当年军机章京的本职。六月廿五日（7月20日）许宝蘅再次入内当差，与三年前相比，政局大变，令其感慨万千。他在日记写道：

三时半起，晚饭入直，到东华门下车，步行至西苑门内直房中，与阁丞、厅长......相见，进谒庆邸、那相（即那桐）、徐相（即徐世昌）。忆前入直时，光绪戊申春间及九月后皆在西苑，至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连遭大丧，即日移入大内，后遂不复至此。是日九钟时，余恭缮太皇太后懿旨一道，世、张、鹿、袁四公环立案前，尚剩十数字未就，忽内监传召王大臣速入见，心惊手颤，几不卒书。缮就，王大臣捧以入宫。俄顷传慈驭上仙矣，至今追思犹为惕惕。当时六堂，今仅庆邸一人，张文襄、鹿文端相继逝世，世相调任，袁宫保放归，诸公于余皆有知遇之雅，又不胜室迩人遐之感。12

这段记述颇见许宝蘅对于时局的担忧，以及对张、袁见赏仍怀感激之恩的心情。

不久，辛亥革命的发生，朝局动荡不已。八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回天无力的载沣不得不听从奕劻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在籍"养疴"的袁世凯，希望他重振精神，为清廷收拾危局。依旧在中枢服务的许宝蘅再次获得了随袁世凯办事的机会，从而又一次见证了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载沣到仪鸾殿向隆裕太后请旨两次，终于任命袁项城为鄂督，岑西林（春煊）为川督，这是满洲权贵面临危机被迫做出的决定。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屡次以生病为由坚辞。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请辞去责任内阁总理、协理职务，同时"泽公（载泽）、洵贝勒（载洵）、伦贝子（溥伦）、肃亲王（善耆）同折辞职，邹子东（嘉来）、唐春卿（景崇）、绍英、吴蔚如（郁生）四大臣同折辞职"，结果均奉上谕允准，并"命袁项城为总理大臣，俟到京后组织内阁，未到以前，暂仍由现在国务大臣办事。涛贝勒亦辞军谘大臣，命以荫午楼（荫昌）代之。"13十八日（11月8日）资政院依照宪法信条公举袁氏为总理大臣。这时，袁世凯看到已暂时获得最大权力的目的，乃电奏二日内起程入京。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宫召对良久，开始正式担负起内阁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后，袁世凯的举措见诸于不少文献，兹不引述，但是，诸如迁移办公地点，以及改变摄政王处理政务的程序等细节，其他文献鲜有记载。对此，许氏所记非常珍贵：

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四时到法制院，因项城意欲将法制院屋改为总理大臣公所，将来拟于此处办事。

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早饭后入东华门到景运门直庐。袁相奏定入对奏事停止事项，自明日起改在内阁公署办事，即以法制院改为公署，法制院迁于北池子。十一时散，到承宣厅，一时到公署，布置一切，至六时归。14

既然袁世凯已经成为资政院通过的内阁总理大臣，其办公场所自然不能仍在宫中，所以他必须另择"公所"（也称公署），将原来的法制院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并宣布从十月初二日停止"入对奏事"。这简单的几笔，并非小事，它从决策程序的层面预示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终结，召见大臣商议国事的清代定制，顷刻间便瓦解了。此前一直由摄政王代表宣统皇帝处理政务的仪节，也到此为止了。

有关摄政王办理政事的程序，许宝蘅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有详细记述：

今日摄政王在养心殿办事，召见军机如前制。按，养心殿为先皇帝平日居处之所，由内右门入，街西为遵义门与月华门相对，门内为养心门，中为养心殿。余随堂官入遵义门，门下南向小屋奏事处宫监所居，堂官于此听起，见起后缮旨上述，如旧制。15

但是，时隔三年，袁世凯任总理大臣后，情况完全改变。辛亥年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许氏写道：

六时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时总理至，办事，拟旨三道，九时偕顺臣送进呈事件匣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监国钤章发下，领回公署，分别发交。午饭后一时与阁丞、厅长同阅各折件，拟旨记档，至四时半方毕，五时晚饭，散归。16

这天袁世凯到了总理公所办公。先由他拟旨，由许宝蘅等人入乾清门交内奏事处，呈载沣钤印，领回公署，分别发交。摄政王只是履行钤印的程序。袁世凯任总理的责任内阁制在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实施。许的记载也很别致，十月初二日记中还称袁为"袁相"，初三日便改称为"总理"，似乎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本质差异。

身为总理公署的秘书，在稍后的日记中，许宝蘅对袁世凯的踪迹和内廷动态均有记述：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六时起，七时到署，九时半随项城入内，十一时回署。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午饭后到公署，知监国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亲王就第。回首三年，不胜凄感。晚饭后拟旨数道，又预备明日请旨派全权大臣与南军协议，又商酌以后谕旨用宝等事，至十二时后始散。

十月十七日（12月7日）七时三刻起，早饭后九时到公署。项城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奏对历一钟馀。资政院前奏剪发、改历两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准其自由剪发，改历事着内阁妥速筹办。又奉旨项城为全权大臣，委托唐少川（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范孙（修）、杨杏城（士琦）参予讨论，又委托各省人每省一人讨论各省事宜，定于下午五钟在署会议，四时散归。

此时各界要求清室退位，实行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盛，一些北洋新军将领也通电拥护共和。清王朝已经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及国务大臣商议皇帝退位之事。许宝蘅记录了隆裕的一些言论，颇见这位鲜才寡能而又命运多舛的满洲妇人的窘境：

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又谕："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诸大臣退出拟旨进呈，诸王公又斟酌改易数语，诸王公复入对一次，退出后，诸大臣向诸王公言及现在不名一钱，诸王公默然，候旨发下后各散。17

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又记：

五时半起，早饭后到公署，拟稿数件。总理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可令其回京，有事由你直接办。"又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仅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馀方出，十二时后事毕，散。18

可以看到，自摄政王载沣避位回藩，清朝的江山社稷已经无人过问了，像奕劻这样当初卖官鬻爵大发横财的懿亲，现在也退避三舍，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难怪一向怯懦的隆裕也不禁对庆王大加责难。为了争取有利的议和条件，清廷不得不孤注一掷，除了号召亲贵毁家纾难、筹集军费外，又对袁世凯大加拉拢。十二月初七日（1月25日）隆裕召见醇王载沣，令其到总理公署宣懿旨，赐封袁世凯一等侯爵。袁力辞不受。几经商议，以优待清室条件换取清帝退位的协议终于达成。十二月十五日（2月2日）隆裕召见国务大臣，商酌优礼皇室条件，据许日记，"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19于是，袁世凯乃电告伍廷芳。十天后，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种势力纷纷介入，各地局势复杂多变，一切都变得诡谲莫测。面对这种局势，一生崇尚功利的袁世凯大耍政治手腕，一面凭借手中的北洋武力威胁、镇压南方革命党人；一面待价而沽，向清廷索要重权；最终软硬兼施，逼迫清室退位，又从革命党人手中换取民国大总统的职位，成为这场博弈的大赢家。从许宝蘅日记看，当时载沣、奕劻等懿亲纷纷逃避，大厦将倾，清廷已无人当家，残局已无可收拾。这无疑为袁世凯因势利导，获取最大政治收益带来了机会。一代枭雄也要天赐良机。袁本人的心态似乎也很复杂，许宝蘅日记即有所反映：

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易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戊申之冬，有谓本朝以摄政始，当以摄政终。又黄蘖禅师有诗云"继统偏安三十六"，当时以为指年而言，不料仅三十六月。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

十二月廿七日（2月14日）八时到公署，见项城，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20

许宝蘅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除了从天意的角度解释清亡的原因，还从避免流血冲突、保护两宫安危、为人民减少灾难的角度正面评价清帝退位的意义。从二人的对话看，袁世凯对此极表赞同。但是，让袁世凯最为窃喜的恐怕还是已经到手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切都来的那么迅速，就连他本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这样的感叹可以有多种诠释。在笔者看来，这未见得就是袁氏虚伪的表示，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他内心不安的真情。当时形势瞬间万变，袁总理苦于应对，心力疲惫，他向一位比较亲近的属下偶尔流露一丝复杂的心绪，也是情理中事。

三、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局

政权更迭之际总是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身为秘书，许宝蘅记录了许多中枢活动的内情。这些点滴的记载，将民国初建后大总统决策制度、文秘制度的建立缘委，大致描绘出来。日记中写道：

辛亥十二月廿九日（1912年2月16日）早饭后到公署。璧臣（华世奎，字璧臣）告余项城命厅员及各参议员皆移至外务部署内办公，留余在原处传话接洽，大约须俟移动后再实行。昨日南京参议院有电来，昨日三钟公举项城为大总统，请其赴宁任事，项城复黎元洪电告以北方不能轻动。

壬子正月初三日（2月20日）十一时到公署，知项城派余为内政秘书，承宣厅同人移在南院办事，公署将为总统私第。

正月初四日（2月21日）七时起，到秘书室晤同人阮斗瞻（忠枢）、金伯平（邦平）、吴向之（廷燮）、闵保之（尔昌）、沈吕生（祖宽）、余东屏（建侯）诸人，又晤临时筹备处同人，筹备处设在外务部西侧，内分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各股。项城嘱余与承宣厅诸人接洽办事，四时先散。21

可见，在许宝蘅的协助下，总统府的秘书班子才得以建立，完成了新旧交替。许氏还亲自见证了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发生的军队哗变事件：

七时起，早饭后到厅，到秘书室，午饭后到行，五时仍回秘书室。八时正晚饭，忽报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陆军部将该营加饷扣减，遂尔哗溃。正在查询，即闻枪声甚近，盖府内尚驻有十标一营与变兵相应，遂与总统避入地穴内，一面派人宣谕并无扣饷、剪发之事。又闻枪声甚急，一面派人分头探察宣谕，劝令归伍。旋报称该兵队有退向齐化门者，又有投西去者，又有投南去者，声言决不伤及总统，盖志在抢掠也。枪声稍远，侍总统回至办公室，知照各路侦探，旋见东安门一带火起，灯市口一带继之，东北、东南两面相继焚烧，探报变兵大肆抢掠；又报南京来使有洪军保护无虞；又报第三镇九标一营赴帅府园保护曹仲山统制。二、三两营拟出营救火，请总统命令，余谓黑夜之间未叛之兵，不宜轻出，遂止其出营。又报东四牌楼一带无处不抢，又执法处报西城尚安靖，本府卫兵亦有离伍出抢者。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乌金吾报已调消防队救火，枪声渐少，至四时倦极，在椅上躺睡。此次变端，初无所闻，事起后无从弹压，惟有静以待旦。

关于此次兵变，传统观点认为是袁氏为拒绝到南京任职大总统而于幕后策划的。但是，结合多种文献综合考订，这种说法可能需要重新讨论。22与其说袁氏制造了这起事件，不如说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起事件。至少从许宝蘅的记载看，当时谣言盛行可能与诱发士兵哗变有直接原因。

稍后，国务院初组，许宝蘅又受唐绍仪之邀兼任国务院秘书，一时间在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疲于奔命，履行着艰巨的幕职工作。因袁世凯陆续与唐绍仪、陆征祥、熊希龄等总理发生矛盾，他的工作更显得艰难而无所适从。五月，院、府的秘书工作归于正常，许宝蘅萌发退意。五月十七日（7月1日）许氏递总统书，请退出承宣厅，奉批"勉为其难"，不允。23同时，许又上书总理陆征祥，请求辞去国务院秘书之职。五月廿一日（7月5日）他再见袁世凯，略陈乞退之意，"总统仍以忍耐为嘱。"24时许氏聘德清俞陛云之女为继室，请同僚阮忠枢向袁代陈，要求请假，仍未允准，直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5日）才准请假一星期完婚。这件小事也可见袁世凯对许宝蘅的信任与依赖。本来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字乾若）推荐许宝蘅为铨叙局局长，"总统、总理始均认可，惟以秘书厅无熟手为虑，继又有他人欲得之，故迟迟未发"，直到九月初八日（10月17日）才正式任命。25

许宝蘅日记对于民初政府机构及官衙转迁及袁世凯的生活起居情况的反映，多为其他文献所无，也非局内人所能知晓者。日记写道：

二月三十日（1913年4月6日）星期。今日总统移居西苑，国务院亦移至集灵囿。此地原连属于西苑，醇王摄政时就此建府，自宣统初元兴工，三年未落成而清亡矣，土木之工极为奢侈，当时物力艰难，虽不爱惜，可为感叹!今国务院迁此，修其未竣之工及装饰铺陈，又须耗费无算，窃为不然。且房屋二三百间，分为三所，并不能合公署之用，西园为秘书厅，厅后为国务会议之所，东所及中所为总理住室及十部办公室，并无馀地可置各局，故本局暂时不能迁往。26

许氏对袁世凯迁居西苑没有异议，对国务院迁至集灵囿颇有微词，以为又将耗费国帑，且并不能满足全院之用。日记又记：

三月初五日（1913年4月11日）入西苑门，昔年辨色入朝，经行旧地，不胜感叹。军机直庐现为卫兵住所，所划数间为接待室，坐船至宝光门下，到秘书厅，即仪鸾殿，现改为怀仁堂，正室为总统治事，东为秘书厅，西为军事处。

四月初十日（5月15日）一时到西苑，总统已移至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偕书衡（王式通，字书衡）至春耦斋游览，四时到局，六时归。27

这是袁世凯作为民国总统入主西苑（今中南海）的相关记载。他将以往慈禧居住的仪鸾殿改称怀仁堂，作为办公地点；一月后又移住丰泽园办事，秘书厅在菊香书屋。此后，中南海一直是民国政要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许宝蘅还记录了民国时期元旦总统接受官员"觐贺"和政府公宴的场面：

十二月初六日（1914年1月1日）八时起。挹珊（史久望）来，与治香（傅岳棻）同到西苑觐贺，总统在怀仁堂受贺，余等入西苑门坐拖床到宝光门，在东配房候齐。第一班，国务员、大理院长、政治会议议长；第二班，本府属官；第三班，各国公使；第四班，皇室代表；第五班，天主教主教；第六班，院属厅局及各部属官。余等十一时行礼。又偕仲膺（夏寿田）、治香、挹珊谒黎副总统于瀛台。十二时到国务院谒总理。

十二月十二日（1914年1月7日）十二时赴西苑公宴，在怀仁堂外，总统居中，左黎宋卿（黎元洪），右熊秉三（熊希龄），皆南面专席，政治会议议长、副议长、皇族伦贝子、润贝勒、侗将军、章嘉呼图克图、国务员侍坐，各部次长、各局长、政治会议委员、各蒙古王公、喇嘛均北面，共二十七席，二时散。

十一月十六日（1915年1月1日）六时半起。访杨仲桓，同诣西苑门，坐冰床诣怀仁堂，觐贺大总统，遇各衙门熟人，握手相贺，十时礼毕。又诣瀛台贺副总统，散出，沿堤出西苑门，此道乃昔年常经之处，今已桥阑坍毁，道路荒秽矣。28

1915年（民国四年）的10月10日是国庆日，"定例总统今日阅兵、宴会"，但是，复辟帝制的舆论喧嚣尘上，政局微妙，故均停止举行。经过杨度、杨士琦等筹安会诸君子的精心策划，在日本的支持下，袁世凯宣布称帝。1916年（所谓的"洪宪元年"）1月1日怀仁堂上演了中华帝国的臣僚觐见洪宪皇帝的一幕。许宝蘅记云：

八时起。九时半到新华门乘汽车、洋车到宝光门，诣怀仁堂，诸特任简任官齐集，十时半今上出，立怀仁堂阶上，众行三鞠躬礼，班散，今上御宝座，清室代表贝勒溥润先进见，次章嘉呼图克图，次天主教主教，今上均起座行礼，十一时毕。29

日记中的"今上"即袁世凯。与前清在紫禁城内行叩拜礼不同，官员们只须在怀仁堂行三鞠躬礼而已。"今上"又对清室代表、蒙古地区宗教人士和天主教主教的行礼"起座行礼"，这些比起清王朝的封建礼制，已大为进化，含有了西方文明的因素。然而，帝制毕竟还是帝制。许宝蘅虽对袁称帝无甚评论，但这年（丙辰）日记开篇题"洪宪元年"四字，表明他对此并无成见。30

但是，袁氏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很快遭到各界的声讨，北洋集团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二月十九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不得不命令取消帝制，将推戴书退还参政院，并召集参政院开临时会。次日命将洪宪年号废止。在反袁的浪潮中，许宝蘅也开始对"元首"有委婉的批评。日记云：

廿八日（3月31日）二时到部。阅袁子久家书，议论颇切实。

廿九日（4月1日）阅袁子久保龄家书，诫元首语曰："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又曰："凡欲集大事者，当时时在人情物理上揣摩著想，勿任我一己之意见，恃我一己之权力，则攸往咸宜矣。"又曰："专靠才智做事而不济之以学问，自古及今未有不败者。"均极切至，时元首方驻高丽也。......十二时后归。阅袁笃臣保庆《自乂琐言》。

三十日（4月2日）星期。夜阅袁子久书札。31

许宝蘅并没有直接批评袁世凯，而是借用袁保龄训诫世凯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非常符合传统士大夫为尊者讳的伦理修养。五月初六日（6月6日）袁世凯病死，他才于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不过，仔细品味，反倒对逝者有几分敬仰之意：

十二时闻项城薨逝，迎黄陂（按，指黎元洪）代理。项城生平怀抱极阔，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坚强，乘时际会。当国五年，訾毁者虽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拟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国事如何，黝冥莫测，不独为逝者哀，实可为斯民痛也。午后到部，与诸友谈，不愿治事，六时即散归。32

此后一个月，他多次入新华门，到怀仁堂致祭。无论是常祭，官员公祭，还是大祭礼，他都准时参加，直到五月二十八日（6月28日）袁氏举殡。可见，许宝蘅对袁世凯的始终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这与孙中山逝世后许氏的评说可做一对比。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9日许氏日记：

昨得内务部知会，孙中山灵柩今日由协和医院移殡社稷坛，各官署长官均往送，余派渤鹏代往，拟作挽联，殊难措辞。......作中山挽联云："生有自来，百世万年兹论定；没而犹视，九州四海庶澄清。"余常谓中山为人强忍，非常流所及，生于同治乙丑，正甲子克复金陵之后，与秦始混一而胡亥生、曹魏初兴而司马显、唐文皇继立而武才人在宫无异，以轮回之说推之，或为洪、杨之转世，其生必有自来，否则以一匹夫而享大名，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33

在今天看来，以轮回转世之说解释孙中山的际遇与功业不免有荒诞之嫌。许宝蘅以洪杨转世喻之，显然是有倾向性的。他对孙"以匹夫而享大名"多少有些不理解，只能推说"其生必有自来"。这些评论很难视为一种正式的历史评价。不过，结语所谓"虽清室之亡不由斯人，而名则斯人受之矣"最有味道，值得治史者仔细玩味，大概其心中难免有以旧主袁世凯作参照的意味。许宝蘅终究是旧式文人，思想保守，后来参加了丁巳复辟，又追随逊帝溥仪到了伪满。34其遗老情结如此之深，对革命领袖孙中山略有微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在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许宝蘅扮演了较为特殊的角色。至少在新旧权力交替过程中，他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颇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民初前两年许氏的处境还算顺利。但是，随着北洋班底对新权力的完全掌控，派系斗争重新激烈起来，像许宝蘅这样原本与袁并无渊源的官员便逐步被边缘化了。1913年新任总理熊希龄免去许氏的铨叙局局长，另行任命夏寿田就是明显的征兆。35到了1914年，许宝蘅只能屈居内务部考绩司司长的职务，对此，他也未介意。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国元年官职，裁去考绩司，许氏则被迫辞职闲居。直到1918年徐世昌当选为大总统，钱能训（为许宝蘅族姑丈）被提名国务总理，其境遇才又有改观。经其徐、钱提携，许氏再次出任总统府秘书，不久复任铨叙局局长，次年署理内务部次长，达到其仕途的顶峰。1920年，失去依靠的许宝蘅又调任国务院参议，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了。在民初北京黑暗的官场中，不改文人秉性的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源于他长期服务中枢的资历，特别是"项城旧人"的身份，36这大概是他始终敬重袁世凯的主要原因。

本文承许恪儒先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全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

2关于许宝蘅对光绪和慈禧去世前后情况的记载，参见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12页，注释1。

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150、153、154、155页。

5《张之洞全集》第8册中有关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的电报中，提到的"许令"，即许之琎，时署理汉阳知县。见该书，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93－98页。

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63页。引文中人名字号乃引者所加并括注，下同。

7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6页。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7－68页。

9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193页。

1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8－229页。

111944年许宝蘅七十岁时撰写的自订年谱中"光绪三十四年"条下写道："十二月□日，监国摄政王召见军机大臣，临时止袁项城不入，良久，庆邸与鹿、世、张三公下，出监国蓝笔谕旨稿，命袁开缺，回籍养疴。袁骤然色变，遂退出。"显然，这些说法与当年日记所记不符，应属于记忆失误。见《夬庐居士年谱》，《许宝蘅日记》第5册，附录三，第2077－2078页。

12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53页。

1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2页。

1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7、378页。

15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226页。

1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78页。

17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0－381、384页。

18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87页。

19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3页。

2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4、395页。

2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第395页；第2册，第397－398页.

22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398－399页。最近有学者专文讨论该问题，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2011年10月，武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册。

2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4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14页。

25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4页。

26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23页。

27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35、440页

28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76、477、516页。

29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15－62页。

30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66页，注释1。

3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73页。

32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582页。

33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34参见马忠文：《许宝蘅与溥仪》，《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35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第458页。

36许氏在1925年3月19日记道："晤众异（梁鸿志，字众异），谓前数日有人谋铨局，合肥（按，指段祺瑞）谓许某乃项城旧人，不愿更动。鸡肋之味，尚有觊觎者，可叹！可叹！"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57页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许宝蘅日记》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许宝蘅日记》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Copyright  ©  2023-2024 万圣书城  PDF电子书下载平台 

   客服邮箱：304663374@qq.com 








